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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不愛你不愛俄愛他》 - 愛慕劇團的驚婚記 

 

楊凱麟 
 

在狹小的純白立方空間裡，有白色的懸垂大吊燈，漆上白漆的樓梯與扶手，白牆上

白色霓虹燈管寫著大大的「良」，靜靜散發著螢白的光。3 個演員與限定的 6 個觀眾就在

這個白盒子裡一起經歷七十分鐘的《俄不愛你不愛俄愛他》。這是愛慕劇團的第八齣戲，

導演宋淑明過去的作品總是對劇場空間提出各種想像與挑戰，在高雄院子劇場演出的

《家裡沒男人》（2014）讓觀眾與演員在老透天庴的樓層間上下走動，甚至同步投影演

員在幾條街外正往劇場走來的街景。《俄不愛你不愛俄愛他》選在「良面學堂」一樓演

出，在 5 坪左右的臨街挑高空間裡，一次只能有 9 人在場，同時考驗著導演、演員、觀

眾在最小空間裡的最大能耐。 

觀眾一推門入場戲便已開場，三位演員如同蠟像般定格在小小的演出空間裡，表情

與身形各異，如同一張快照，劇場以最高張的形式，在一開始便將觀眾置入某種「決定

的瞬間」，戲劇的最極致，不動卻強度最強的演出。 

這幅快照，在觀眾皆入座後仍一動不動。後來我們知道，這裡凝結著二女一男的複

雜情感，安娜愛瑪麗、瑪麗愛大衛、大衛愛 Jeremy 但即將與安娜結婚；女女、男女、

男男，異質而溝通無效的情感已經塞爆這個白盒子，戲劇性爆棚，但在入場時被導演按

下時間暫停鍵了，演員手勢高舉，笑容在空中定住等待 play。二女一男的三人愛情劇無

疑地讓人想起了貝里尼的《諾瑪》，A 愛 B，但 A 必須向 B 的國家開戰，與此同時 B 卻

愛上 C……。戲果然以歌舞劇的方式動了起來，狹小的空間加倍地迴盪著歌聲，僅只能

六名觀眾在場的效果亦使得聲音有更多的迴旋，彷彿與演員共處於一個白色的音箱之中

聆聽戲劇。 

《俄不愛你不愛俄愛他》在一個限縮的白盒子中演出，演員與觀眾近在咫尺，導演

宋淑明有意在最小的空間裡搬演最大化的情感。兩名女演員之一穿白紗禮服，另一則一

襲豔紅洋裝，在巨大的霓虹燈前進行著語言無止境的紅白對抗。三名演員的各自境遇不

同，但同樣因為僨張的情感而被放入這個白盒子中，在不同的時刻都講出了同樣的對白：

「我緊張什麼……今天之後，一切就不同了……不同什麼？什麼不同？……我不還就是

我嗎？我就是我啊！為什麼今天以後一切會不同？今天要發生的事，和每天都發生的事

有什麼不一樣？我和他們之間會產生什麼改變嗎？為什麼我覺得會有所改變？身分改變

了？頭銜改變了？生活狀態改變了…為什麼我如此不安？」同與不同，變與不變，愛與

不愛，我與非我，成為連結三名演員的情感鏈結。 

這個白色的劇場空間同時亦是一個時光之屋，從開場的人物定格開始，導演依序讓

三人輪流展開內心獨白，其他演員則定格如傀儡，在人與人的私語中成為非人與人偶，

人間最大的距離莫此為甚。 

戲裡是囍宴前的一刻，青梅竹馬所多年交雜的情感終於潰堤，結婚逐漸成為驚婚。

猶豫、不安、憤怒、緊張、壓抑與怨懟，「幸福的訣竅是不能有感覺」，可惜的是，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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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沒有出口的三人正快速地在白色的小空間裡激烈長出各種情感的神經叢，敏感無比也

欲蓋彌彰。劇終時三人重新定格於開場時的姿態，觀眾退場離開。導演宋淑明使得白盒

子彷彿是世間情感的永恆輪迴，觀眾們進場、看戲與離場，經歷的是因不斷重演而能被

擰亮策動的人型，《玩偶之家》，一場七十分鐘，變與不變回歸零點，等待著白盒子的重

新擰亮，飽漲著人世情感的人型於是可以再愛恨嗔癡地活過一回。 

愛慕劇團創立五年來的八部作品皆嘗試在時間與空間的不同維度從事探究，這亦是

對當代劇場性的重新提問。新戲《俄不愛你不愛俄愛他》再度以一個極小的白色密閉空

間，極限定數量的觀眾與演員，極大化了一個極減條件中的戲劇能量，在高雄深耕的愛

慕劇團讓人驚喜無比。 


